
台湾深度台湾MeToo

台湾MeToo一年后：愿为浮木，为彼此打造方舟

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成为浮木、建造船舶的能力。

(左)艺人暨图文作家阿源(郭源元) 及 (右) 艺人大牙(周宜霈）。摄：陈焯煇、林振东/端传媒

“我想特别提出一件事。”

被粉丝们暱称为阿源的艺人暨图文作家郭源元，在我问起她去年（2023）6月引起轩然大波的那篇 MeToo 社群贴文时，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希望你
在写报导的时候，不要写出大牙的名字，如果需要提到，请你写‘同业’这样就好。”

还来不及反应过来，阿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很快地接续说明：“我不希望她的名字出现，因为我不知道一直提起这些事对她来说会不会是二次伤害，我很
乐意谈这个议题，也觉得有需要谈，可是通常提到我的这件事，就一定会提到大牙，我不希望她再有受伤或难过的可能。”

阿源缓缓说出这些话时，我们头上的灯管似乎微微地闪烁了一下。

“去年的事件之前，我并不认识她；在那件事过后，我虽然和大牙有一些连系，但并不频繁，我从媒体上得知她在这个事件过后陷入了重度忧郁，所以真的很
不希望因为我提到她而让她再次受伤⋯⋯”阿源试图解释她劈头便这么说的原因。

她诚挚的眼神与坚定的语气，让我立即感受到：她是反复思考过后，才在再度对这个议题发声以及保护另一个女性之间，找出了这个可以平衡两者的解法。

我们随即说明接下来也有访谈大牙（周宜霈）的计划，请阿源放心；同时，阿源此刻的话，也让人无法不回想起，差不多就在一年前，阿源在社群媒体上写
下的长文中，最后那段话：“现在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

不管是2023年或2024年，无论是她的所思所想甚至所为，就是这么简单。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taiwan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zh-Hans/channel/taiwan-metoo
https://www.facebook.com/Yuan2fighting/posts/pfbid027w47HeuYwUUx1ajass1C1AkTVNMuZZ8fs5xfJppj492awm4tqq4j3WLm4swYy55Sl


艺人暨图文作家阿源。摄：陈焯煇/端传媒

“不让你孤军奋战”

阿源所考虑的事情确实有其必要，因为在2023年6月席卷台湾的 MeToo 发声潮之中，她的发言与稍早之前另一位艺人大牙密切相关，难以被独立看待。

2023年5月底，一位女性政治工作者在社群平台发文，自称因当时《人选之人：造浪者》剧集中的名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而受到鼓舞，决定
揭发政治工作中的性暴力内幕，以此为起始，社群平台上引爆了一连串的发声，高峰期落在前一个多月，余波则至今未歇，遍及政治圈、教育圈、文艺圈、
演艺圈⋯⋯各领域的诸多揭露与声援，令许多台湾民众彻底体认到性暴力在台湾有多么常见，又因为其特殊性而多么容易让受害经验成为黑数与暗疮——而
其中最受瞩目的揭露之一，就是大牙说出11年前，在出差香港时曾被当时的老板陈建州（黑人）闯入饭店房间、意图不轨的事件。

由于事件中的两造都是知名艺人，这则发文引来了极大的关注，受到指控的行为人陈建州随即对出面揭露此事的大牙提告民事诉讼，求偿新台币一千万元，
而在提告消息公开的当天晚上，阿源的一篇长文，平静叙述自己在数年前同样两度从陈建州的性暴力对待之下幸存，以这篇发文静静地站到了刚被求偿千万
的大牙身边。

在阿源发文同时，当时还完全不认识阿源的大牙，和工作伙伴们一起在公司里，正因为被提告求偿的消息而陷入震惊。大牙的经纪人说，大牙在发声之后，
依然想要努力维持正常生活步调，因此隔天的工作行程完全没有更动，努力维持正常作息，然而他们全都没有想到，大牙说出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得到的
竟然是对方的提告求偿。

即便是一年之后，大牙说起这事还是一脸错愕。她想过陈建州可能会否认，可能会开记者会反驳，可能会搬出各种理由试图撇清⋯⋯“但我没有想到竟然是提
告，还是一千万这种数字。”

“而且，对方还说如果求偿成功，他要把这些钱捐给妇女团体。”大牙的经纪人简单补充，不需加上任何评论，单是描述事实便能传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
感。

“消息传来，我的手机就开始一直响一直响。”大牙看著她眼前空无一物的桌面，微微湿润的双眼仿佛正注视著当时不断跳出讯息、对话框与通话要求的手机
萤幕。“手机就放在桌上，没有人去碰它，然后萤幕就一直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

我忍不住跟随她的视线，望向那个其实空无一物的桌面，试著想像那个看著手机萤幕不断亮起来的时候，大牙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似乎很容易想像，同时也
太难真正地想像。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大牙缓了缓，转而描述当时收到的好友关心。“我接到云歆的电话，她说她气到知道消息后站在
路边大哭；她说，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恶劣，然后在帮我想办法。”

要怎么想办法呢？大牙说，当时她的脑子一片浑沌，乱七八糟地转著这样要用到多少律师费，她才刚买了房子，还要缴房贷，如果因此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了，要怎么付这些律师费，如果对方真的告成了会判她要赔多少钱，要怎么筹出这些钱同时还要付律师费。

https://www.facebook.com/bigtooth1021/posts/pfbid02bMUs577SnbovLtbR8ezpsRFeDdNvdPj6qJHK8iRMvT7Lp1h9j5B1V9vENX3BAVnjl


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了阿源的贴文。

“看见她写下那些事，真的让我非常心疼，我心里觉得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啊，他怎么可以就真的这样把魔爪伸到别人身上。”

2023年5月23日，台北。摄：陈焯煇/端传媒

对大牙来说，阿源的贴文岂止是百感交集：作为第一个揭露陈建州的发声者，她当然希望有其他幸存者愿意站到自己身边，但这同时也意味著有更多受害经
验，那又是她万万不愿意的。。

“源元的贴文很长，所以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她遭遇的事情，还有事件发生后对自己的质疑，那些我都经历过，真的看了很难过，很舍不得，没有办法一次看
完，所以就直接滑到文章最下面，就看到那句：因为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大牙深深吸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下，眼中含泪地笑著说：“然后，然后就大崩
溃啊，公司里每个人看到这句话全部都在那里崩溃啊。”

因为阿源的贴文，与伙伴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场之后，大牙好像才终于回过神来，积极找律师开会、研讨对策，要开始面对这件事。

然而过没多久，对造撤回了民事提告，还没来得及让谁放下心，他们便再度提出了加重诽谤的刑事告诉。

无论自己身上背的这个案子是民事或者刑事，她总之就是“被告”了。

因为揭露一起11年前的性暴力事件，自己竟然会成为被告，这件事，她始料未及——这并不是说，大牙并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发生什么
事，她想过的，甚至可以说，她想了11年。

“在贴文之前，我告诉了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亲友。”大牙告诉身边所有要好的亲人与朋友，是为了让他们在看到新闻时不要过于惊慌，但实际上，大牙身边的
许多人，早已知道11年前的事件。

“我先生的话，我几乎是一开始跟他交往时就说了。”大牙说，11年前的那个晚上，她的两位好友就已经在她房里亲耳听见行为人回房后还打来邀她去自己房
里的电话；隔日勉强完成工作回到台湾后，她也立刻告诉她当时的经纪人，并且提出要求，希望经纪人尽可能不要安排让她与行为人同处一个空间的工作，
经纪人虽然身为男性，但也理解她的心情，只是当时碍于行为人就是他们的老板，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避开。

大牙忍耐著，直到与“老板”旗下公司的合约一到期，立刻走人。

然而她做的不只是忍耐。



艺人大牙。摄：林振东/端传媒

11年来的私下走告

在外界看来，她或许是隐忍了11年后终于说出口，但实际上，在这11年里，大牙不时会遇到以为她与陈建州关系很好的圈内相关人士，毫不知情地对大牙提
起，大牙总会以严肃的态度告诉对方：“我不喜欢那个人，和他关系也不好，请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的事情”，如果对方是女性，甚至可能与陈建州因合作而
陷入与自己当时同样的困境，大牙也从不吝于说出自己曾遭遇过的事情，希望能够帮助另一个女性事先提防，免于有可能受害的场景。

这是社会上任何圈子、任何阶层，甚至任何性别的人们都在做的事——私下互相提醒避免与什么人共处在什么样的场合，当哪个人开始说什么样的话、开哪
些模式的玩笑、做出哪些类型的邀约，就要有所警觉。大牙的工作环境是演艺圈，然而在学校里、职场上，以及需要社交、有明有暗有灰色地带的无数场景
之中，都有这样的低调提点，像是差点走向悬崖前伸来拉住自己的一只手，或者已经身陷暗潮汹涌的水域里，足以抓住的一根浮木。

一根浮木，或许只能提供片刻的帮助，然而许多浮木，可能就足以组成一片小筏或者舢舨，让需要的人们能够借此喘息思考，甚至有机会逃离漩涡。

不曾身在其中的人可能很难想像，单单是那样一根浮木有多重要。在这11年间，大牙抛出的无数浮木或许帮助许多人逃过一劫，而在她勇敢吹哨却反遭提告
后，阿源的贴文对她而言，何尝不是另一个如同浮木般的救赎？

当然，也有人会说，如果真的受了委屈，怎么不提告呢？怎么不让司法认证呢？这样私下流传，别说帮不了几个人，说不定这些无从证实的耳语也只是有心
诬陷，那不是很容易冤枉人吗？

2023年6月，大牙决定发声之后，确实也有这样不以为然的声音。事实上，这样的声音从来不曾停歇，总是出现在各种性犯罪事件的新闻与揭露文章下方，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说著：你去告啊，你去告看看能不能告得成啊，不敢告就是说谎！

以大牙的情况来说，11年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台湾没有属地管辖权，必须在香港提告与进行诉讼，这是提起告诉的一大困难。而大牙在事发后愿意分享幸
存经验、当天晚上又有其他朋友作为证人，足以证明她并非捏造事实以毁谤陈建州，因此最终陈建州对大牙提起的刑事告诉获得不起诉处分。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性犯罪事件，都是发生在难以预料、隐密性高的地方，不仅难以取证，有许多时候，行为人之所以敢下手，是基于权势与信任关系，
幸存者在事发当下，几乎都是难以置信、无法反应的，更别提搜证以便日后提告了。

就拿大牙与阿源指控的同一个陈建州来说，他不仅拥有艺人与运动员的光环，平时便时常透露出自己在演艺圈与运动圈中的好人缘，而且将爱妻爱子的基督
徒形象营造得极为成功——这样的优势，不仅让遭受不当对待的女性在当下感到不可思议、反省自己是不是误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可能质疑自己释放了错误
的讯息，就连好不容易脱身之后，也不得不考虑到自己是否能对抗这么完美的形象。



2024年6月15日，台北。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拥有完美形象却屡次伸出狼爪的，并不只这么一个例子。2023年6月的一连串发声指控里，其中就包括了好几位以爱妻爱家形象著称的男性艺人，在警方介
入调查之后，更在知名主持人黄子佼家中搜出存有非法儿童性剥削影片的硬碟，在今年（2024）年初掀起了一片哗然。

这些人的形象虽各有不同，却都堪称正面，爱妻爱家好男人的基本形象少不了之外，有的热心公益，不时有慈善之举；有的跨足文学艺术音乐运动圈，交游
广阔，而手上有非法儿童性剥削影片的黄子佼，甚至曾担任多部儿少节目主持人。

不只是形象正面的公众人物，一般人本就不会将自己龌龊猥亵甚至犯法的一面公诸于世，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性暴力下的幸存者，所面对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困
境。

私下互相提醒告诫，是包括大多数女性在内的群体经常用以自保的方式，虽然不可避免地充满漏洞与遗憾，却是在能够采取正面迎击之前所能做的。

“其实我在11年前那件事之后，就一直想，有一天他做的事一定会被发现啊，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的，阴沟里是会翻船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把
这些事说出来制裁他！”

每每回想起那次劫后余生，大牙都告诉自己：只要有人说出受害经过，自己也一定要站出来相挺，可能是第二个或是第三个，但她一定会说出来，让大家知
道这个人是真的会做这样的事！

“我没有想到，在这么多年以后，居然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当那个‘第一个人’⋯⋯”大牙语气里的激昂一下子跌了下来。

一直准备好要当“第二个人”的大牙，其实比谁都知道站出来诉说这些事情有多令人痛苦，且不论必然会有质疑与嘲弄的声音，光是想到自己的名字与形象会
再次与对方相提并论都令人恶心不适——即使如此，她坦白地说，即使她知道那有多难，还是会渴望有人站到自己身边。

“那时我收到一些让人很难过的私讯，听说了那个人对别人做的一些事，但很多时候，对方还是没办法突破心防说出口，有一个女生，她甚至跟我道歉⋯⋯”

私讯中，对方说她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受害经验，也做不到公开和大牙站在同一阵线，说出曾遭遇的梦魇，对方只是不断地向大牙道歉，“那个女生
说，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这是大牙第一次没忍住眼泪。

不知道谁能忍得住。每一个曾经或差点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甚至只要是拥有同理心的人，恐怕都能够对那个不知名女性的处境感同身受。懂她的不能说，懂
她的抱歉，懂她的“我欠你的下辈子再还给你”。

但谁欠了谁呢？大牙、阿源，那位甚至那些没有站出来的女性，都不曾欠谁什么。



“他的提告确实发挥了作用，而这也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一切竟然就停在这里了。”

公开发声的代价原本就十分高昂，而陈建州的提告求偿之举，更让本来就无比挣扎的其他幸存者，在辗转考虑后决定保持沉默。

艺人暨图文作家阿源。摄：陈焯煇/端传媒

没有“不快乐”，但也没有“快乐”

无论是大牙或者阿源，具名发声之后，两人的工作邀约都瞬间归零。这其实是她们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的事，也早已是她们决定将事件说出来之前考虑过的
无数代价之一，即便如此，她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理解。

“不管是厂商，或是制作公司，其实都有透过经纪公司表达关心和支持，那我也很清楚他们的苦衷，毕竟当时很多事情不明朗，大家也难免会担心，如果对方
真的告成了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说谎。”大牙与经纪人都不是第一天在演艺圈里打滚，她们很清楚，对方可是拥有广大人脉的圈内人，投
资人与制作公司当然难免会担心可能遭到波及，毕竟那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不能等闲视之，只能谨慎处理。

“而且说真的，当时我重度忧郁，你要我去进入另一个角色演戏，或者上综艺节目跟大家嘻嘻哈哈什么的，我是真的办不到。”大牙坦承，当时的自己确实也
不适合既有的工作。

阿源则说，自己是因为陈建州对大牙提告求偿的这个举动才决定揭露当年的事件，在写下贴文之前，已经连自己“如果也被告进去的话”该怎么筹一千万都考
虑过了，就算没有被告，失去演艺工作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稳下自己，藉著这个机会，专心投入早已想做却始终没有时间创作的图文书；而反被控告加重
诽谤的大牙，则陷入重度忧郁。

不断滑手机、点开每一则关于自己的新闻与贴文，甚至将底下的留言全都一一读过，大牙说，她当时就是这样，看著看著就哭了，哭了之后觉得不能这样，
就把手机放到一边，然后等到自己不哭了，又拿起来看，看到再次泪如雨下为止。

“我那时还想过，好，如果我被起诉的话呢，那我要去走法院那一关吗？还是说，还是说我在被起诉的时候，就用很激烈的方式结束这一切？用这种方式让大
家记住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想，可是这个房子才刚买，如果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会影响房价，这样不行，那我就开车，开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然后她老公听到她跟别人讲电话时说到这件事，就很生气，跑来找我告状。”大牙的经纪人表情略带无奈地说。“他就说大牙很不负责任啊，我都跟她结婚了
耶，结果她现在要为别的男人去死？怎么可以这样！”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大牙的表情也略为柔和了些，她说，自己是这个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应该要去看个医生，可能必须要借助药物才能撑过去。在
先生的支持与陪伴下，大牙的确去看了医生，也按时照著医嘱服药，可是药物的作用让她感觉自己好像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一层透明的隔绝层，让她只能“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却无法“感觉到”，从6月到12月，她都在药物的影响下处于这样的状态，虽然没有“不快乐”，但也没有“快乐”了。

2023年12月19日，全案由台北地检署侦结，大牙获得不起诉处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她才真的慢慢、慢慢地开始转好，虽然还在服药中，但已经在医
师的指示下减少药量，情绪也稳定多了。



艺人大牙。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怎么样都已经不关我的事”

想像中，我原以为在发声之后工作量骤然归零的大牙与阿源，对于陈建州至今仍拥有运动圈里的某个头衔职位，应该会感到愤慨不平，毕竟所谓的“取消文
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发生在幸存者而非行为人身上，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们两位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淡然，用她们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其实他怎么样，
都不关我的事。”

“我这么做，为的是支持 MeToo 运动，本来就不是11年后突然想讨回公道什么的。”大牙认为，整个 MeToo 运动在她被提告之后突然收束，这才真正是让
她忿忿不平的重点。

对于同一个问题，阿源的平静回应，也显示出她拥有相当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乎的是遭遇到这些事件与状况的幸存者，或是我自己的
心理状态，而不是那个加害者或行为人，我并没有将我的焦点放在他身上。”

在大牙的贴文出现之前，阿源已经在密切关注著这场 MeToo 运动，她或点赞、或留言、或转贴，用不同的方式在社群上支持愿意站出来发声的幸存者，就
连大牙的贴文出现，她都还没有打算要说出来，直到陈建州对大牙提告。

当时，她心里浮现的那个念头，其实就是她那篇文章中最后一段话：“不想让大牙一个人”。

同时，阿源也强调，与其说是为了大牙，不如说，这个行动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为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会睡不好，睡不好这件事太严
重了，为了下半辈子能好好睡觉，我只能说出来了。”

即便眼前的她看来内在力量饱满丰沛，但阿源也说，她在贴文中的两次事件发生时，与所有曾发生过类似遭遇的人一样，都曾经惊呆、错愕、事后不断怪罪
自己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会跟对方独处、为什么当时没有呐喊、没有更强烈地抵抗、没有捍卫自己⋯⋯与大牙不同的是，阿源在第二次事件发
生后，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再承受别人对我的质疑，因为我已经在不断地怪罪自己⋯⋯”

随著时光流淌，在更多经历中学习与成长，后来的阿源回头看这两个事件时，已经渐渐可以看懂当时对自己的无法谅解、面对当时对自己的批判，并且借由
理解当时的自己，慢慢地放下这件事。因此，在大牙说出自己的故事时，阿源心里已经放下了这段经历，也已经放过了自己，她选择说出来，并不为了讨一
个公道、要一个道歉，因为她已经放下了这件事，对方要不要承认愿不愿道歉或者有没有被惩罚，与她无关。

那么，她为什么说出来？

“那个特殊性在于，大牙不是只是说出来而已，她还被她所指控的人攻击，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只是不具名的支持——其实在一开
始，只是看到大牙贴文时，我本来也就只是打算像我在那之前支持 MeToo 运动的发声者那样，帮忙分享或留言加油等等的，但是，用这种恐吓威胁的方式
对待她，我不能接受。”



阿源很快地在脑中思考了许多可能性，找出自己这么做以后可能会承担的代价与困扰，并且一一厘清这些代价与困扰是否可以解决、怎么解决，然后很快地
便决定要做这件事，随即告知了家人、亲近的朋友，也对经纪人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这点需要一起承担。阿源强调，之所以是“告知”而
非“寻求意见”，也是因为她身边的人们都对她有一定的信任与理解，知道她是个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人，也必然是经过思考与取舍，才做出决定，因此
并没有什么反对或担心的声音。

阿源淡淡诉说当时的做法，我却回想起一开始她对我说“不要写出大牙名字”的那时，我接收到的也是礼貌而坚定的告知，一如她始终的清醒态度。

2022年10月22日，台北。摄：陈焯煇/端传媒

不让别人在心里闹事

贴文发出的隔天，新闻正沸沸扬扬，网路上漫天烽火，阿源依旧照常生活。上完例行的体育课之后，她在闹区的大路口等著过马路时，路边有一个陌生的中
年阿姨，恶狠狠地瞪著她，愤愤然地朝她咒骂：“坐享其成！不要脸！”

阿源微微地愣住了一下，随即在心里想：是因为那件事的关系吗？这个咒骂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似乎很可能与她前一天的贴文有关，也可以只当作是走在路
上可能会遇到的某种情况，但即使与贴文有关，那又怎么样呢？这也只是她早知自己发声后会遇到的所有可能之一而已，而阿源能做的便是，在确认自己安
全的状况下，不让这样的事件影响自己。

她以平常的步伐走过了那个街口，让那句咒骂抛在身后。

同样的强大心理素质，也在她发声后不久收到死亡威胁讯息时，发挥了作用。阿源简单而不带情绪地描述了那个讯息：照片上是带血的刀，与一个手上的伤
口，加上一连串中二感强烈的不通顺文句，兼之错字连篇，她无法完全理解那个讯息，但她知道那个讯息里挟带的所有情绪，都不关自己的事，她可能只是
一个对方当成情绪出口的新闻点，而她能够确认的是自己都有做好随身的自保措施，她有保护自己的基本能力，这样就够了。

阿源不让别人在她心里闹事，这是她强大的内在力量之一。

我所观察到的另一个内在力量，则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良知或正义感，而阿源称之为“我希望我晚上可以好好睡觉”的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似乎是从很久以前便存在于她的身体里。

艺人暨图文作家阿源。摄：陈焯煇/端传媒

高中读女校时，阿源有一回在下课时挤满女学生的公车上，坐在一个陌生男子旁边，这个男子反穿著外套，外套下方不断传出骚动，发出窸窸簌簌的声音，
她起先不以为意，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对方在外套遮掩下当众自慰。

阿源的第一个念头是要赶快离开那个位置，但随即她想到，整个公车上都是她的同校同学，只要她一离开这个座位，就会有另外一个高中女孩补上。



不能让其他女生遭遇这种事。

就像阿源发现大牙被提告求偿千万时那样，阿源用极短的时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该怎么办”的无数种可能，然后采取行动。她站起来，对著旁边那个男子
大骂脏话，把她想得到的最脏的脏话都骂过一遍，而去除掉那些脏话，她的大意是：“你在干什么？你有种把外套拿下来让大家看看你在干嘛啊，你觉得我好
欺负是不是！”

她说，当时她手上还有一杯奶茶，还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整杯倒在那个人身上，但是这样公车司机要清理很辛苦，所以她⋯⋯

“什么？你是说，你还考虑到公车司机要清洗座位上的奶茶？”

“对啊，公车司机又没有做错事，这样他太辛苦了。”阿源继续说，她这样大声怒骂之后，全公车的女学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再也不会有人坐到那人旁边
的位置了，这就是她的目的。当时社会风气还没有太多自保的手段，身上也不可能有防狼喷雾，这是她所能做的事情。

阿源骂完之后便按了下车铃，在下一站下车后，她一回头，发现车上所有的女学生都在同一站下车了。

而她走回家的路上却还在想，但是，如果下一站又有完全不知情的女生上车了怎么办？

阿源就这么在一路长大的每一个事件里，做出当下能做的事，思考下一次还能怎么样做得更好一点。从小到大遇见各种莫名其妙的事也没少过，比方说小学
的时候就会有学校附近的书局老板摸女学生屁股，高中时也曾经在公车上遇到怪人对她破口大骂、吐槟榔渣，但公车上没有任何人挺身制止或站在她那边。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不是说有人骂我这件事，而是，整辆公车上每个人都视而不见的这件事。”阿源说。“我下车后，嚎啕大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念头就
是，未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站出来，我要做些什么！”

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一句打动无数人心的“我不想让大牙一个人”，是从何而来。

也正因为阿源自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路在学习著变得更有力量，她深深知道“还没有力量”的时候，人们遇到权势压迫或突如其来的恶意欺凌时，会多么手
足无措，而事后又会如何怪罪自己。阿源不断强调，她并不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跟她一样，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也处在不同的压力之下，她绝对
愿意支持站出来的那些人，但如果有人没办法站出来，她也能理解，也希望那些站不出来的人能够得到另外一种支持。

由于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加上恰好拥有足够的环境与资源，才有机会从一开始会愣住、会大哭、会责怪自己的那个自己，逐渐长成现在的模样，阿源不
愿意任何人因为她在当下选择站到大牙身边，就认为所有幸存者都应该要像她一样。

因为在遭遇事件的当下，她也和每一个人会有的反应无异。“你会在第一时间愣住、退缩，事发后躲起来不告诉任何人，怪罪自己为什么没做什么或做了什
么，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我只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不要太苛责自己，要放过自己，因为这就是生而为人会遇到的事情、会有的反应。”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因为身为一个女性，或者说我处在演艺圈里，才会遇到这些问题。”许多遭遇，她宁可将其视为人生，因为生而为人，就可能因为人性的
复杂，而遇见各种会因人而产生的不同境遇。身在演艺圈，这些事情或许会被放大，成为新闻焦点，然而无论是权势压迫或者性暴力，难道就只会发生在演
艺圈里吗？难道就只发生在女性身上吗？

2024年3月28日，台北。摄：陈焯煇/端传媒

存在于演艺圈，但也不只有演艺圈

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这样的。

但同时，我无法不回想起，计划做这个台湾 MeToo 运动一年后的专题报导之初，除了事件焦点中的大牙与阿源，还试图寻找更多电视、电影、综艺等不同
影视环境的幕后工作人员，希望从更多角度来探讨演艺圈里的性别议题，但这件事出奇地艰难，不仅没有人愿意具名受访，连不具名地隐晦指出自己曾经目
睹或遭遇哪些事件，都极其困难。

有人本来决心要不具名地受访了，思考了几天之后，又决定还是先婉拒；也有一位导演坦白地告诉我，除非不想干这行了，不然实在不可能受访。

“你想想看，把事情说出来了之后，你的工作伙伴会怎么想你？即使你说的是实话，你可能也会被视为一个爱八卦的大嘴巴，这样以后哪个剧组还想找你进来
工作？就算不具名地说出自己看到了什么事，当事者看到报导后难道不会开始回想可能是哪些人说出去的吗？”

我当时得到的回复，直白得令人感激，也令人感伤。“最重要的是，不会有人明说你是因为受访所以工作机会变少了，想换掉一个人的理由多著是，一想到这
些，谁说得出口？”

2023年6月，台湾 MeToo 发声潮正在高峰的当下，以影评粉专“无影无踪”积极参与并协助许多幸存者发声的影评人翁煌德也表示，台湾的影视圈实在太小
了，人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影视圈里比较知名的几个制作和经纪公司正在捧红谁、哪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有背景更有资源，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在这样
的情况下要勇敢发声，甚至只是声援幸存者，对谁来说都并不容易。

翁煌德不无自嘲地说，自己虽然做影评，但也不全然靠这行吃饭，这给予他够出手声援想要支持的幸存者的余裕。他经营的粉专所协助揭露与声援的对象，
甚至也不限于演艺圈、不限于 MeToo 运动，几乎可说是一个摆荡于“见义勇为”与“引火上身”之间的粉专。

影评人翁煌德。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2023年的 MeToo 运动，以及2024年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剥削影片的事件延烧时，都曾在第一时间留言支持幸存者、发声谴责行为人的艺人郭彦均，则认
为这些事件都不会是演艺圈独有的现象。他以自己和演艺圈好友们为例，自承工作一天之后都只想赶快回家陪家人，就算是那些萤幕上看起来满嘴胡话的演
艺圈好友，私底下也并不是会对异性毛手毛脚的类型。

郭彦均认为，作为艺人，每一件事都会被放大检视，别说什么酒驾或性侵，连过马路都要小心自己有没有好好踩在斑马线，尤其是人人手机都有镜头的现代
社会，每趟出门，不管是去便利商店或是去倒垃圾，就是一次被检视的机会。

“我甚至觉得，因为大家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必须要比别人更高的！”

郭彦均这么说，听起来也颇有道理，但明摆在眼前的，不就是有那些人，假藉著艺人光环、主持人和善形象、进入演艺圈的敲门砖、表演老师的特殊教学方
式⋯⋯等等，遂行他们的私欲吗？

“他们或许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但就像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圈子一样，无论是金融圈、教育圈或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郭彦均的话，与阿源认为这
是普遍人性的说法，隐隐地彼此呼应。

的确，在任何圈子里，凡有利益往来，便免不了形成阶级，也免不了权势不对等，而权势不对等所能造成的压迫，不仅展现在性别上，也展现在更多难以言
说的细节里，所以会有遭受欺凌的幸存者再怎么样也说不出口，所以会有明明目睹了伤害现场却连不具名受访都必须考虑再三的挣扎——我们终于明白，那
一切确实存在于演艺圈没错，但也绝对不仅仅存在于演艺圈。

那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依赖著人与人的关系而活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源自于人性的问题，不可能有完全解决的一天，就像是水流之处便可能有漩涡与暗流，那就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事实，但即使如此，或许也并不需要过于沮
丧。这个世界，确实离“够好”还远得很，但似乎也并不是没有变好一点点，似乎并不是没有一点点变得更好的可能。

想到在这11年间，一直在努力提醒其他女性“小心那个人”的大牙；想到在大牙被提告后，以极快的速度发文站到她身边的阿源；想到2023年6月那些勇敢说
出自身遭遇的幸存者，以及和大牙与阿源那样本来素不相识却愿意拥抱另一个受伤灵魂的每一个人；想到无数个我们曾经从同学、同事甚至陌生人的私下提
醒间知道要避开的某些危险；再想想仅仅是一两年前，社会风气还不足以让这么多人愿意站出来诉说自己在性暴力下的幸存经验⋯⋯

那是一根又一根的浮木，这些浮木在暗潮汹涌间载浮载沉，有时候暂时让某个人幸运地得到一点点呼吸的余地，有时候与其他浮木串连在一起，渐渐支撑得
了更多人，渐渐能够让更多人加入这个将浮木紧紧系在一起、造出一艘方舟，甚至建成船舶的行列。

水中永远会有暗流，或许我们也难以避免再有人失足与灭顶，可是，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成为浮木、建造船舶的能力。

如果2023年那场 MeToo 发声潮，其中有著“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力量，那么在一年之后，藉著去年终于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那些浮木，我们再
支撑彼此走得更远一点，好不好？

2024年6月25日，台北。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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